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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茶 Camellia spp.是我国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其种质创新和品种改良能够从根本上提升油茶的产量和质

量，推动油茶产业快速发展。从油茶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鉴定与评价以及杂交育种、分子育种等方面综述了我

国目前油茶育种的研究现状，并对我国油茶育种的发展方向和油茶产业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油茶育种的

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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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mellia oleifera is an important woody oil crop in China, and its germplasm innovation and variety improvement can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Camellia oleifera and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mellia oleifera industry. This paper reviews were made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amellia spp. in terms of coll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genetic,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hybrid breeding and 

molecular breeding.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further breed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amellia spp.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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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 Camellia spp.又名为茶子树、茶油树，是山茶科 Theaceae 山茶属 Camellia 植物中种子含油率较高的树

种的统称[1]，是我国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但低产一直是制约油茶发展的主要问题，国家对低改林和新造林面

积提出明确目标的同时也重点强调要建设高质量油茶林。虽然我国油茶种质资源丰富，但由于油茶树种具有杂

合度高且基因组复杂等自身的特殊性、研究年限较短、研究水平局限等问题，丰富的种质资源没有被充分开发

利用。近几年，油茶科研工作者从油茶种质、种植管理、遗传特性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油茶的低产原因以及解

决的办法，在油茶育种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综述了油茶育种工作近些年来取得的进展，力图为油茶育

种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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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1.1  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 

植物遗传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新中国成立后，油茶科研工作者开始对我国油茶种质资源进行收集、

整理和保存，包括野生种、农家品种、近缘种等，各省份和地区也开始营建油茶种质资源圃、优树收集圃、良

种采穗圃[2-3]，为油茶生产和育种研究准备了相对丰富的种质资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强调开展油茶种质资源普

查、收集和鉴定评价，推进国家油茶种质资源库建设，完善油茶种质资源保存体系。湖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

江西、广西、浙江等全国油茶主产区的优良品种和大量待鉴定的优株、优系和群体品种进行搜集和保存[4]。孔

庆博等[5]对我国西南部及东部 6 个省份进行油茶种质资源调查后，通过实生苗移栽和嫁接方式迁地保存野生油

茶种质资源 2 444 份。随着国家对粮油安全的关注和对油茶产业的扶持，油茶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护工作也得

到重视，浙江、湖南、江西等油茶产业发展较好的几个省份均建立了油茶种质资源圃，但是目前绝大部分收集

的油茶种质仍处于收集保存状态，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种源较少。 

我国主要栽培的油茶有油茶 C. oliefera、小果油茶 C. meiocarpa、越南油茶 C. vietnamensis、滇山茶 C. reticulata、

浙江红花油茶 C. chekiangoleosa、攸县油茶 C. yuhsienensis、广宁红花油茶 C. semiserrata、腾冲红花油茶 C. 

reticulate、宛田红花油茶 C. polyodonta、茶梨 C. octopetala、博白大果油茶 C. gigantocarpa、白花南山茶 C. 

semiserrata var. albiflora、南荣油茶 C. nanyonggenesis 13 个种[6]。野生油茶种质资源主要分布在湖南、浙江中部

低山浅丘地区，也遍布于云贵高原、广西等地[5]。 

虽然我国的油茶种质资源数量较多，但良种化水平比较低且在全国各地分布不均衡，从种植面积来看，良

种所占的比例较小，且主要在湖南和江西等主产区[7]。长期以来我国油茶均以传统育种为主，由于油茶的遗传

背景极其复杂，分子育种等现代育种技术暂未运用到油茶育种上。而传统的育种方式占地面积大，育种周期长。

另外，油茶作为异花授粉植物，一直处于高度杂合状态，育种后代性状复杂且不稳定。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

我国油茶的良种化进程较为缓慢，高质量的良种资源较少，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1.2  种质资源鉴定与评价 

种质资源鉴定与评价是种质合理利用的前提，也是种质研究的重点工作。陈永忠等[8]对 1 361 份油茶果实种

质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基于数量性状分布特征的概率分级指标体系，将油茶划分为高含油类、高出籽类、大籽

类、皮薄类和大果类五大类，并建议将相关育种方向分为优级和特优级。目前，关于油茶种质资源的鉴定与评

价研究多是对某地区内某几个品种或优株的表型性状和经济性状进行综合评价。段彦等[9]对 10 份湖南产不同油

茶种质的外观性状、脂肪酸组成进行测定并排序；杨露等[10]对贵州低热河谷区 177 份油茶种质资源的 15 个主要

性状进行综合评价后筛选出表现较好的种质。油茶的果形、果色等表型性状还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彭邵锋

等[11]将油茶果形分为橘形、球形、卵形、橄榄形 4 个大类，果色分为红色、红黄色、青黄色、青色 4 种基本颜

色。刘宝富[12]对 13 份油茶种质的表型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后，认为‘湘林 5 号’可作为优异油茶材料。这些工

作对油茶种质资源的分类、利用以及育种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合适的分析方法对油茶种质的评价也非常重要，张恒等[13]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对 15 个油茶品种的 12

个性状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了因子分析法更适合于油茶果实性状评价，此研究成果给油茶种质资源性状评

价提供了较好的方法。众多学者用遗传标记手段对油茶的遗传多样性、种质资源评价等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严和琴等[14]用 SRAP 技术分析 25 份海南省油茶的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给油茶资源分类鉴定提供了

一定的参考。 

2  育种技术研究进展 

2.1  优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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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开始对丰富的油茶种质资源进行选优，于 1971 年首次提出“高产、稳产、少病、经济

性状优良”等指标。1980 年制定油茶选优标准后开始进行油茶全面选优工作[15]，全国油茶选优标准确定后，1986

年我国就筛选出了上万株优树，为油茶育种储备了大量的优树资源[16-17]。优株的选择对于良种繁育极其重要，

优良品种培育的第一步就是优良单株的选择，因此，对现有种质资源进行评价筛选是重要工作，且在生产中需

要持续进行。近几年，科研工作者们筛选培育出了不少的优良油茶单株，董乐等[18]通过对浙江红花油茶进行综

合评价分析后筛选出了 12 棵优株，王海等[19]对海南不同产区的优树进行详细调查研究后筛选出 30 株并对其果

实经济形状、生物学特性等进行系统分析。优株的筛选为进一步的育种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 

2.2  杂交育种 

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油茶属于自交亲和性较差的树种。自交不亲和在植物界很常见，柑橘 Citrus reticulata、

苹果 Malus pumila 等果树均存在这种现象，是植物防止自交退化、促进种间信息交流的一种方式[20-22]，但却给

生产及育种带来不便。高超等[23]的研究确定了油茶属于后期自交不亲和的类型，但自交不亲和的类型多、机制

复杂，目前已有众多学者从分子层面对油茶自交不亲和进行研究[24-28]，但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油茶的自

交亲和性差以及品种搭配不合理等原因导致油茶多年来产量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因此，杂交育种在提高油

茶产量方面仍具有较大潜力。 

杂交可以获得综合双亲优良性状的后代。我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对油茶进行系统的杂交育种研究[17]，

到目前为止，杂交育种仍然是油茶生产上主要的育种方式，包括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何华[7]以广西博白大果

油茶和江西小果油茶、南荣油茶、攸县油茶杂交后，发现他们之间杂交都是可孕的，但父母本的不同会导致结

果率的差异。李晓春等[29]在对 11 个油茶无性系品种进行杂交试验后，筛选出了 6 个最佳配置组合，并提出油茶

林更新改造可用‘长林 53 号’的建议。曹永庆等[30]通过杂交试验，发现‘长林 3 号’和‘长林 23 号’的自交

座果率比较高且确定了最佳的品种配置组合。幸伟年等[31]也做了杂交育种实验，确定不同亲本之间的杂交亲和

力，以为新品种选育和品种配置奠定基础。 

杂交育种一直都是树种改良的重要手段，尽管它有很多局限性，但它也是品种改良和创新的有效方式，并

且可以结合其他育种方式对种质进行培优选育。 

2.3  分子育种 

利用分子标记或遗传转化手段进行可以实现目标性状的精准育种，也可以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

作为油料树种，油脂合成研究极其重要，目前油茶中 DGAT1 基因[32]、CoPDAT 基因[33]等与油脂合成相关的基

因已被克隆成功。Lin 等[34]对 4 个不同发育时期的油茶种子进行研究，发现了许多与油脂合成相关的差异基因。

董乐等的研究发现了 6 对与油茶品质相关的 SSR 标记[35]。另外，果实发育同样是油茶研究的一个重点，如油茶

花果同期这一特性使得机械采摘难以实现。YAN 等[36]研究发现了 8 个参与光周期开花调控的重要基因 CoGI、

CoAP2、CoWRKY65、CoSCR、CoSHR、CoPHR1、CoERF106、CoSCL3，为油茶果实发育研究和育种提供了研

究基础。2022 年，油茶基因组的破译[37]为利用分子育种手段进行高产、高抗的油茶新品种选育提供了遗传基础，

将推动油茶育种实现从传统育种向分子育种的跨越。  

目前，油茶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评价和分子遗传学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油茶也尚无完善的遗传转化体

系。但随着对油茶油脂合成途径、果实发育等生物机制的进一步解析，以及油茶高效遗传转化体系的构建等，

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研究成果将会大大推进油茶的育种进程。 

2.4  其他育种内容和方式 

在育种内容上，除了针对油茶含油率和产量的育种工作外，抗性育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抗性育种主要

以抗病性育种为主，病害是引起油茶落花落果的重要因素。吴鹏飞等[38]对 110 个普通油茶无性系进行抗炭疽病

研究后筛选出了 10 个抗病无性系以及 30 个中抗无性系，陈彧等[39]筛选出了抗炭疽病的优良单株，这些研究成

果给油茶抗炭疽病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给油茶抗病育种提供了育种材料和参考依据。在育种方式上，除

了常规育种、杂交育种以及分子育种外，油茶育种方式还包含辐射育种、化学诱变育种等。辐射育种和化学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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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育种的原理相似，是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对种子进行诱变处理使植株某种或某些性状发生变异，从而选育出

性状优良的单株。在理论上，此两种方法均可获得优良的种质，易立飒等[40]、包梅荣等[41]、谌丽施[42]、李

彪等[43]均对油茶进行过物理或化学诱变研究，但目前仍处于探索和试验阶段，需要后续大量选择、繁育和优选

工作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  总结与展望 

3.1  油茶产业发展趋势 

油茶具有“不与农争地，不与人争粮”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2008 年，国家把油茶产业发展提到了保证

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后，不断颁布新政策以推动油茶产业快速发展。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支持扩大油茶种植面积，改造提升低产林”。

2023 年，国家林草局联合国家发改委及财政部印发的《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中

提出明确目标：3 年新增油茶种植面积 1278 000 hm2、改造低产林面积 850 600 hm2，并部署了 6 项重点任务，

其中把加快建设高标准油茶林和推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放在重点任务的首位，提出将建设全国油茶种苗质量追

溯平台，组织开展监督抽查和质量监测，国家对油茶良种研发和推广极其重视。国家政策的引导、国民消费水

平和健康意识的提升、油茶育种研究的深入都将给油茶产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未来我国油茶产

业将从高速发展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3.2  油茶育种的优势与不足 

（1）我国的油茶种质资源丰富，国家以及各省审（认）定的油茶良种数量较多，给油茶产业发展和育种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但是良种化程度不够高，还未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品种改良和种质创新的研究

进程较为缓慢；（2）对油脂合成与积累过程有一定的了解，成功克隆了一些与油脂合成相关的基因，并对其功

能进行了初步分析，但完全阐明其调控机制仍面临挑战；（3）分子育种方面，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积累了一定

的成果，尤其是油茶基因组的破译等分子层面的研究成果给种质改良和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科研基础，但是油茶

分子育种的研究深度还不够，优质种源供给仍然不足。 

3.3  油茶育种的发展方向 

（1）良种选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工作，随着油茶产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油茶的育种目标将趋于多元化，

除了追求产量，高抗病、高含油率、特定脂肪酸组成等也是重点关注的性状；（2）分子设计育种将是油茶育种

的热点研究方向，能够帮助加速我国油茶良种化进程，推动我国油茶产业进入高产高质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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